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伟大的文学家歌德说，世界上
没有完全相 同 的 两片树叶。对人类
来说，这 句话 同 样适用。在茫茫人
海中 ，要找到 两个完全一样毫无差
别的人是 绝对不可能 的。且不 说外
表上 各人有着 明 显 的 容貌差异 ，从
内在性 情 和 智 力 来说 ，亦是各 种各
样，无一雷 同 。就性 情而 论 ，有的
人热 情 ，豪 放 ，外 露。有 的人 含
蓄，深沉 ，内 向 。有 的 人机 智 ，幽
默，风趣。有的人暴躁 ，易 怒 ，自
负。有的 人贤 淑 ，庄重 ，优雅。有
的人刻 薄 ，尖厉 ，乖戾。从智 力 来
看，有的 人聪 明 绝顶 ，才华横 溢 。
有的 人智 力 庸 常 ，愚拙迟钝。即 使
是智力 优异 者 ，其 擅长 和 特 色 又
各各 不同 。有些 人想象 力 丰富善 于
形象 思维 ，登 山则情满 于 山 ，观海

则意 溢 于 海，能在艺术天地里 自 由 飞翔。有些 人
惯于抽 象的逻辑思维 ，能 在数学王 国 里 跃 马 驰
骋。

那么 ，人的差异为 何如此之大 ，世界上 为 什
么不会出现 两个完全相 同 的人呢？是 因 为 遗 传基
因在起着主要作用 。科学研究表明 ：每一种生物
都有一定数量 的染 色体。人有 四十六个染 色体 ，
组成二十三对。染色体是 由 遗传基 因组成 的 ，每
个染 色体共 有一千二百五十 个基因 。每个基 因都
影响 和决 定着生物的遗传结果。母亲 的染 色体 同

父亲的染色体可能结合的 数 目 超过八百万。受精
卵产生的个体 ，只是父体八百万不 同 的精子染色
体模式中 的一种 和 来 自 母 体 的八 百 万不 同染 色
体模式 中 的任何一种相结合的 产 物。两个亲兄弟
或亲姐妹具有相 同 的染色体的机 会是七十万亿分
之一。而染色体 的基 因 又多 达一千二百五十个 ，
因此，两个亲 兄 弟或亲 姐妹具有完全相 同 的遗传
基因 的可能 要在一后面 加 九零三一个零 的 情况下
才出现一次。这是一个 常人无法计算和 量度 的天
文数 目 ，这个数 目 决 定 了 世界上不可能 存在两 个
完全相 同 的 人 。

除遗传 因 素外 ，人
还受环境 和 社 会 的 影
响。人具有可塑性 ，不
同的 境遇 会形成人的不
同的心态、性情 、思想
和个性。不 同 的环境 会
造就不 同 的人。因此 ，
先天 的遗 传 因 素 和后天
的环境 因 素导致 了 人的
千差万别 ，世界上没有
完全一 样的人。

秦岭 山 区 有 没 有 老虎
柳江 河

过去 秦岭
山区有虎 ，是
华南虎 的 一个
亚种。在五十
年代 前，当 地
人们 能 够经 常见到 老虎在此 出 没 。但
以后 ，由 于人的 滥 捕 ，加 之 对 森 林
资源 的 破坏，使这种 珍 贵 的 动 物 销 声
匿迹 了 。我 这 次 到 佛坪 自 然保 护 区 采
访时 ，向 当 地群众和 保 护 区 工作人员

做了一些 了 解 ，据
说要证实秦岭地 区
有华南 虎 的 存在 ，
尚待进一 步 观察 和
拍取照片 。

一九 六 四 年
二、三 月 间 ，佛坪
大坫 坪 西河 区 饲养
员伍兴才放牛时 ，
见一 只约 两米 长 的
老虎 由 山上 冲 进牛
群，将 一 耕 牛 咬

死。伍兴才立
即跑 回 村，叫
来众 人 。然
而，那只虎 已
将咬死的耕牛

拖走。众人又顺着痕迹 寻找 ，在 一
山沟 中 见到 了 被虎 吃剩 下的牛的残
尸。随后 ，这 只虎 又窜 到 龙草坪公
社，将老 乡 苟兴仁的 一头 二 百多 斤
的肥猪拉走。不久，此 虎被 龙草坪
公社书 记孙子尧 用 步 枪 打死。这张
虎皮 ，现仍在省 动 物 研 究 所 保存
着。

一九七 九年八月 十 一 日 ，佛坪

自然保护 区 管理局 技术 千 部 雍严格
去西安 开 会，由 秦 岭 的 光 头 山 下
来，路经 周 至板房子地 区 ，在那儿
挡住 了 一辆 龙草坪林场 拉木料 的卡
车下山 。由 于 当 时天 已黑下来 ，汽
车打开了 前灯。突 然 ，司 机 和 雍
严格 同 时 发现一 只老虎 在 汽车前 奔
跑。司 机本想加大油 门 ，因过于 紧
张，一脚踩 住了 刹 车 。汽车停 了 下
来，老虎便 横过 公 路 ，向 深 山 跑
去。

一九八五 年 七 月 ，佛坪 自 然保
护区技术 干 部阮世 巨 、田 星 群 等 人
在光头 山 进行野 外 考 察时 ，发现 了
老虎 的 脚 印 和 粪 便 。经 化验 ，发现
粪便 中 有人的一 团 头 发 ，长 约 二十
多公分 。据分 析 ：老虎吃 了一 名妇
女。

根据 动 物考察 人员分 析 ：秦 岭
就是 有虎 ，其 数量 也 少 得可怜，很
有可 能将自 然 消 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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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人 体 内 工 作 的 电 子元 器 件

二十 五年 前 ，联 邦 德 国 西 门 子
公司 制 造 出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心 律 调 节
器之 后 ，这 项 技 术 不 断 发 展 ，最 近
己实 现 了 电 子 化 。据 说 世 界 上 有 一
百万 人依 靠 电 子 心 律 调 节 器 ，解 除
了心 脏 病 的 威胁 。

电子 心 律 调 节 器 ，是 一 个 金 属

小盒 子 ，里 边 装 有 电 池 和 电 子 元
件，把 它 移 植 到 人 的 皮 肤 下 边 ，它
就会 用 电 刺 激 心 脏 ，使 之 有 规 律 的
跳动 ，给 各 个 器 官 供 应 适 当 的 血
液。小 盒 子 里 的 集 成 电 路 ，储 存 着

调节 心 律 的

工作 程 序 ，
就象 一 台 极
小的 电 子 计

算机控 制 着
心脏 工 作 。

需要 改 变 程

序时 ，如 想
改变 电刺激
的强 度 ，也
不必将它 取 出 ；需 要 电 刺 激 时 ，集 成
电路 可 以 立 即 探 测 出 来 ，并 自 动 停 止
工作 ，使 用 非 常 方 便 。

比利 时 一 所 大 学 ，最 近 成 功 地 进
行了 一 项 用 电 剌 激 人 的 耳 蜗 ，克 服 内
耳障害的 试 验 。它 是把 声 音 传 感 器 、脉
冲发 生 器 、无 线 电 信 号 发 射 机 、电 源
等统 统 装 在 一 个 钮 扣 大 小 的 装 置
里，卡 在耳 朵 后 边 ，再 在 耳 后 皮 下 “
埋没 ”一 个 信 号 接 收 器 。声 音 信 号
被调 制 成 脉 冲 波 ，送 给 信 号 接 收 器 ，
再变 成 幅 度 和 宽 度 不 同 的 脉 冲 信 号 ，
剌激 耳 蜗 入 口 处 的 不 同 神 经 ，这 样 便
使聋 子 听 见 了 声 音。（郭 瑞璜 编 译 ）

青
海
　
王
洪
斌

神密 的 波 尔 代 热 斯 现 象 纪 实 和 科 学初 探

厨房 地 上 反 复 出 现 人 物 画 像
在汉斯 •邦德 的 科研 资料 中 ，记录 了 许多

波尔代 热斯 现象。最令人惊愕 的是发生在西
班牙贝 尔 梅斯 安达路西村 的 怪 事 ，几年 来 ，
有一户人 家 的厨 房地上总是 出 现人 物画像 。
这家 人在地上铺上 了 塑料 ，人 物画 像照 样 出
现。房 间 里发生莫 名 其妙的 火灾 ，散发 出 蛋
糕味 、香味、花味 ，有 时甚至恶臭味 。有 一
次，一只1777年的 珍贵瓷 碟 在众 目 睽 睽 之
下，竟 自 行 弯 曲 了 。然而 ，按照 现 在 的 物理
定律 ，瓷 器 是不具有柔韧 性的 。

1967年 ，罗森 海 姆 的阿 达姆律师办 公室
新招募 了 一位19岁 的 女雇 员安娜 •玛丽。不
料，她 一 进 门 ，办公室 象是 着 了魔 似 的 ，天

花板 上 的 日 光灯突
然爆炸 ，完好 的 灯
管也时 亮时灭 ，一
只175公斤重 的 文
件柜 突 然往前走起
来，电 话突 然打不
出去 了 。

邦德由此 发
现，在这些 地震般
的扰 动 中 ，有 一
个“震 中”它 通
常是 一位正 在 青春
期的 青 少 年 ，并且
不自 觉或 无意 识 地
显露出 内 心 的 冲

突。倘 若将 他们带 出 “闹 市 区”，那 里又
会恢 复平静 。

半夜大 门 自 开
他们 房 内 的东 西经 常不 翼 而 飞 ，衬

衫、衬 裤 、大衣 、帽子 、鞋子。有一次 ，
热玛 的 眼镜无 影 无踪 了。一个月 后 ，它 又
挂在 卧室 的 吊 灯上。书 架 上 的 书 也常常移
位，当 热玛对 时 常走 动 的 书 采取稳定 方法
后，其 他的 书 又得 了 “好 动症”。

夜里 ，他们 的 房 间 里常 会
听到 动 物 的 叫 声和 婴 儿 的 哭
声。电灯一亮 ，声音就 消 失。
一天 夜 里 ，大 门 上 了 锁 ，第 二
天早 晨发现 大 门 却 开 着。从
此，他们 常 听到大 门 自 动开启
的声音 。

地窖走 廊是水 泥地 ，半个
世纪 以 来一直 坚 固无损 。有 一
天，一部分 水 泥被撬 开 了 。从
此，这 里 的 水 泥每填一次就 被
撬开一次 。形成 了 一个损坏 了 的 长 方形 的
坑，其面 积 为 一米宽 ，两 米 长 ，正 好使 门
不能 关 闭 。

父子夜 访
热玛 的 儿子米歇尔 在夜里 常 觉得 有 一

位父亲领 着儿子 来 看 他 ，那 个小孩还 不住
地抚摸 他 的 脸颊。一天 夜 里 ，米歇 尔 听到
百叶 窗 上 发 出 阵 阵 响 声。早 晨 起 床 ，他发
现上面堆 满 了 各 种玩具 。

可是 ，这 种 友 好 的 待遇没 有持
续多 久 。米歇尔 就 开 始 经 历 折 磨
了。半夜 ，他 常 被 一只 手使劲揪 住
耳朵 ，直到 他痛 得 惨 叫 起 来。一天
早晨 ，米歇尔 醒 来 ，看 到 自 己 的脖
子上竟 套 着 一 根 绳 圈 。

塞尔 日 夫妇 再 也无 法 忍受这 种
恐怖 的 生活 了 ，他们 向 汉斯 •邦德
教授求救。并 且 打 算 离开这幢 “鬼
怪出 没 ”的 房 屋 ，搬迁到加勒 比 的
瓜德 罗 普 岛。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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阴阳大裂 变
——关于 现 代 婚姻的 痛 苫 思 考

苏晓 康

说来 也 是不该 冤 了 余崇 礼 ，北京市妇
联有 位正在研究婚 姻 家庭 问 题 的 女 干部 ，
闻听此 案 也 来抓新 “陈 世美 ”典型 ，没 想
到一调 查 竟 是假的 ，使 反过 来 也 加入 “营
救阵营”，先后将一 位大 学 法 律 系 的 教
师、两 位年青 记 者 和三 位青年律 师介 绍 给
钢院 的 老 师们。以 后 又有不 少 同 余 崇 礼 素
昧平 生 的人参与 进来为 之奔走 ，其 中 也 有
社会 名 流 。于 是这 场 官 司 便有 板有 眼地 打
了起 来 ，使 此 案 承办 者 大 伤脑 筋。尽 管余

崇礼最 后 终于 未 能 幸免 于 难，但 这 场 自 发
的营救 活 动 至 少 使 某 些 人 感 到 这 “陈 世
美”的古老骂名 并不是处 处 灵 验 的 ，它 的

现代 典型 也不是可 以 随 意 炮 制 、信手 拈 来
的；而 王 朝 马 汉 那 把生 锈 的北 宋铡 刀 ，如
今使 起 来 也不那么顺 手 了 。大 约 陈 世 美 的

帽子扣 得 太 多 了 ，就象 当 年右 派打得 太 多
一样 ，人们 便 不大相信 秦 香莲 的 哭 哭 啼
啼，总 疑心 这 女人神经 有 点 不太正 常 ，或
者别 有 某种阴 暗 的心理 ？

于是我想 ，不 妨 也 解 剖 一下秦香莲 的
某些 后裔 ，使 “当 代 包龙图 ”们 不致再误
断了 官 司 。

一份 未 能 出 庭 的 证 言
北京 钢 院 副 教 授 韩 汝 玢 谈 余 案 始 末

这是一 位 中 年知 识 妇 女 ，却 毫 无学 者
的矜持风度和 审 慎气质 ，她 是 钢 院 冶 金 史
趼究室主任。也 当 过 党 支 部 书 记 ，曾 是 余
崇礼读 硕士 的 导 师。余家 发 生纠 纷后 ，钢
院党 委 派她以组织 名 义 出 面 做 调 解 工作 ，
曾与 余妻 杨
秀兰谈 话 不
下百 次 ，是
该案 掌 握 情
况最 早 的 一

个知 情人 。
然而 ，有 关
方面 以 她 “
过于爱才 ，
偏袒 自 己学
生”为 借
口，对她提供的 事实 不 予理睬 。她 却 全 然
不顾 可能招 来 的 种种非难，同 研究室 同 志
们竭尽全 力 奔走相 救，几年 来 为 此案耗 去
了很多 精 力 ，至 今 仍不 肯 放弃申 张正义的
一丝努力 。而 韩 汝玢对杨 秀兰心理状 态的
分析，大概也 是 一个女人对 另 一 个女人最

公允 的 评价 。
说来话 长 ，都是鸡 毛蒜 皮 芝麻点大 的 事

儿，颠 三倒 四 闹 个没完 没 了 ，真 真 要 把人都
给折 磨 死啦！这 件 事我每 翻 腾 一遍 ，都会 吃
不下 饭 去 。

“ 五 •一六”打架事件 闹 得满 城风雨 ，
学院 领 导让 我去 敝 调 解工 作 ，我 就 掉 进这个
无底 洞 里 去 了。我 先上余家 ，见杨秀兰手上

缠着 纱 布 ，
可已经 象 什
么都没 发 生
似的 ，说 ：
都是 我 不
好，也 向 张
嘉光 道 歉
了。我觉 得
这人挺 通情
达理 ，当 即

给余崇 礼约
法三章 ：一 ，今后 绝 对 不 许 再 打妻 子；第
二，切断 与张嘉光 的 任何 来 往；第三 ，好 好
上学 。余崇 礼 霜 打 了 似 的 ，蔫 蔫 的点 头 。我
又安慰 汤秀兰 ，又去找张嘉光做 工作 ，整整
跑了几天 ，总 算把几方面都调 匀乎 了。可没
多久 ，六月 八 日 又 打起 来 了。我气愤极 了 ，

也没 问 原委 ，劈 头 盖脸就 训 余 崇礼：你 算
什么研 究 生？动 不 动 就 打老 婆 ，把 钢 院和
老师们 的 脸 都 丢尽 了 ，你 给我滚蛋，别 来
这里 念 书 了 。我边 骂 边 哭 ，他 也 哭 。

第二 次 打架后 ，女方单位要求保护杨
秀兰 ，我们 便责 令 佘崇 礼暂时搬 到 学 院 来
住，隔离他们一段 。他写 了检查以 后 ，才慢
慢向 我说 出 他 们夫 妻 之 间 的疙疙瘩 瘩 来 。
杨秀兰 比 余崇 礼大三 岁 ，文 革中结婚的 。
那时 杨 在北 医 三 院 内 科 当 护 士 ，余是钢 院
学生 ，住院 治 病 时俩人认 识的。结婚后 粘
粘糊 糊 挺 恩 爱。自 打余 考 上 钢 院 研 究生 ，
杨秀 兰 就 象 犯 了 病 似 的 ，总怕 她嫌乎 自 己
岁数大 ，没 了姑 娘时 的 姿 色 ，就拼命 打
扮，据说 牛仔 裤 和 蛤蟆 镜 她 在三院是 打头
炮的。可 偏偏余崇礼顶瞧不上这套把戏 ，
说她；有功夫你 学 点 外 语 好 不 好？他 趣 这
么说，杨 秀 兰 就越觉得她 是 瞧 不 起 地 ，整
个拧 了 劲儿！为 这 ，两 口 子叮叮咣咣越 吵
越凶，什 么高 跟 鞋事件、录音机事件，多
了去 了。余崇 礼说 ，他俩打架 ，外人只 见
他打 杨 秀兰，并 不 知 道杨 秀 兰 也 打 他 。

“五 、一六”事 件 以 前 ，有一回 夜里吵 起
来，杨秀兰左 右开 弓 打 了 他 十 几个嘴巴，
打累 了倒 头 便 睡。（十九 ）


